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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别解造词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修辞造词的方式。其存在并流行的理据主要涉及两方面: 语言本
身内在的理据、社会文化方面的外在理据。语言理据包括语义别解、语法别解、语音别解、字形别解，其社会文
化理据包括一定的逻辑基础、“陌生化”的美学特征、凸显个性的时代文化以及网络媒介的助推。在新词语规
范中要注意避免别解造词的低俗化和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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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Ｒationale and Criterion of“Bie Jie”Word － building

LIU Chuqun
( 1．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Beijing 100010;

2． Institute for Chinese Language Policies and Standards，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Bie Jie”has been a new kind of rhetorical word － building method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Ｒationale for its existence and popularity mainly involves two aspects: the rationale inherent in
the language itself，the extrinsic motivation in socio － cultural aspects． The language motivation in-
cludes“Bie Jie”of semanteme，grammar，voice and character pattern． Its socio － cultural grounds in-
clude some logical bases，“defamiliarization”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projecting age culture and
the boosting role of network media．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new words，it is important to avoid the
tendency of vulgarization and randomness in word － building of“Bie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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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造词方法有很多，任学良( 1981) 指出:“汉族人民极其巧妙地运用汉语各种因素及其各个组
成部分的手段和方法创造新词，形成了完整的造词法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五大方法: 词法学造词法、句
法学造词法、修辞学造词法、语音学造词法、综合式造词法。”［1］( P1 － 2) 别解造词属于修辞学造词法，即运
用“别解”这一修辞手法创造新词语。别解造词是伴随着网络语言的流行而出现的，近年来造词数量很
多并有泛滥的趋势。本文试图探究别解造词的构造理据，同时讨论新词语的规范问题。

一、关于“别解”
1．作为修辞格的别解
别解作为语言运用的手段在古代灯谜中早就出现，但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学界才把它作为一种修辞



格来研究，较早进行研究的是谭永祥先生，他认为，别解就是运用词汇、语法或修辞等手段，临时赋予一
个词语以原来不曾有的新义的辞格。别解出来的词义往往与传统意义不符，能收到比较特殊的表达效
果，但其词义是临时的、不确定的，其效果只在特定的语境中才生效。如:

( 1) 朋友们背后曾说她这样漂亮而无儿女，真是个“绝代佳人”。( 钱钟书《猫》)
( 2) “在北大荒一走就是十八里呢，你走过吗?”我想起通往咱们北大荒新开荒地边的那条尘土飞扬

的土道。“当然走过! 那是‘水泥马路’。一下雨，连泥带水，能把你的长筒雨靴都粘下来!”( 肖复兴
《达紫香》)
很明显，上述例句中的“绝代佳人”、“水泥马路”的特殊含义都只有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出现，

或者说其别解的意义在语境中已有告知，离开了这种语境，这两个词语的特殊含义也就不存在了，这就

是作为修辞格的别解。
2．作为造词法的别解
作为修辞格的别解对语境的依赖性比较强，别解的词义复现率不高，换句话说就是某个词的特殊意

义使用还不常见，还没有词汇化，不能认定为一种造词方式。然而，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临时性的修辞
现象也可以转换成凝固的词汇现象，诚如周洪波( 1994) 所说:“修辞现象与词汇现象密切相关，在一定
条件下，修辞现象中以辞格构成的词语能够逐渐脱离语境的制约，转化为词汇现象，成为新词语产生的

一种重要途径。如，‘国格’最初出现时只是临时的修辞现象，由‘人格’仿拟而来的，后来逐渐取得了新
词语的地位，并作为一种词汇现象进入了《现代汉语词典》。”［2］( P39 － 42) 近年来，别解也正由临时的修辞现

象衍生成一种新的造词方式，并且造出了大量的语义稳固的新词语。如:
( 3) 说到香港白领的收入，他们总是自嘲稍不留意就成了“月光族”。(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

3． 29 第 3 版)
( 4) 从自主招生的“北约”、“华约”抱团“掐尖”，到去年北大清华公布的新生状元数相互“打架”，高

分考生作为“稀缺资源”，屡屡让各个学校费尽心机。( 《江南时报 》2011． 7． 5 第 9 版)
上边例句中都是人们很熟悉的词，但在此处的意义与传统意义不同，分别被别解为“每月花光”、

“北京大学等 7 所高校组成的高考自主招生联盟”、“清华大学等 7 所高校组成的高考自主招生联盟”，
这样的用法在报刊杂志中已经很常见，其语义并不需要在语境中作特别的解释，基本上实现了词汇化，

不再是临时的修辞格。
3．别解造词与词义引申
别解造词与词义的引申不一样，别解的原义和新义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是对构成某个词的词素意

义进行重新解读，出现有别于传统的新义，从而产生一个新词; 而词义的引申则原义和新义之间有内在

的联系，新义是原义引申的结果，因此并没有产生一个新词，而仅仅是原词增加了一个新义项。如:
空调: 原义指空气调控，新义指国家对房价的诸多调整政策落空。①

跳水: 原义指一项体育运动，新义指股价或房价直线下跌。
很明显，“空调”的原义和新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空”有多个义项，在“空调”的原义中使用“空

气”这一义项，而在其新义中则使用“落空”这一义项，这就是语义的重新解读，从而产生了一个新词。
而“跳水”的原义和新义之间有联系，二者具有相似性，显示股价或房价像跳水一样下跌得非常快，是通
过相似引申的方式产生了一个新的义项，使“跳水”由单义词变成了多义词。换句话说，“跳水”通过词
义引申增加了一个新的义项，但并没有出现一个新词; 而“空调”则通过别解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词。

二、别解造词的语言理据分析
从语言本体的角度来看，别解造词的构造理据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语义别解、语法别解、语音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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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有别解类例词都来自近年来出版的新词语词典，包括王均熙编著《汉语新词词典 2005—2010》，学林出版社 2011 年版;
邹嘉彦，游汝杰编著《全球华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侯敏、周荐主编《2006 － 2009 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0 年汉
语新词语”www． china － language． gov． cn。为节约版面，文中不一一列出。



字形别解。
1．语义别解
别解类新词最常见的构造理据是通过对现有词语的语素意义进行重新解读从而创造出新词。词汇

系统中某个词其原有的语义已经习惯性地存在于人的知识系统中，语义别解就是要突破这种原有的习

惯，对构成某个词的语素的意义进行重新分析、重新搭配组合，从而产生新的语义。如:
学位: 原义指某种专业学术水平的称号，别解义指学生在教室的座位。
触电: 原义指接触电流，别解义指接触电影、电视界。
很明显，上边两个词别解义的产生都是对旧词中语素意义重新分析的结果。“学位”由两个语素

“学”和“位”构成，其传统的意义分别是“学术水平”和“等级”; 现在重新分析，把“学”和“位”别解为
“学校”和“位置”，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新义与原义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所以产生了一个新词。“触
电”情况一样，把语素“电”由传统的“电流”义别解为“电影、电视”义。
有的语义别解仅对某个词中某一语素的意义进行重新解读。如:
产前、产后: 原义指生小孩前( 后) ，别解义指物质生产前( 后) 。
团长: 原义指团这一军事建制单位的为首者，别解义指团购的组织者。
板车: 原义指木板制的车，别解义指接送样板戏演员的车。
上边几个例子，“产前、产后”仅对“产”的语义进行别解，“团长”仅对“团”别解，“板车”仅对“板”

别解。
有的语义别解则对某个词的所有构成语素都进行重新解读。如:
月光、日光: 原义指月亮( 太阳) 的光辉，别解义指每月( 每日) 将薪水全部花光。
省长: 原义指一省最高长官，别解义指节省之人。
麦粉: 原义指小麦粉末，别解义指喜欢吃麦当劳快餐的人。
语义的别解还可以进行多重解读，从而在一个旧词的基础上产生两个新词。如:
铁丝: 原义是用铁拉制成的线状成品; 别解义有二: 一是铁杆粉丝，二是经常乘坐地铁的人。
2．语法别解
有时，别解不仅仅是对语素意义的重新解读，而且对现有词语的内部语法关系也进行重新解读、重

新分析。如:
卖场: 原义指卖商品的地方，是偏正关系; 别解义指监考老师收取钱财，为考场上的作弊者提供便利

条件，即出卖考场，成为动宾关系。
脱光: 原义指脱掉衣服使身体溜光，是动补关系; 别解义指摆脱光棍身份，即结婚，成为动宾关系。
晒黑: 原义指晒成黑色，是动补关系; 别解义指在网上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不平事，成为动宾关系。
背书: 原义指背诵书本，是动宾关系; 别解义指在票据背面签字，成为偏正关系。
3．语音别解
所谓语音别解即利用谐音关系把两个读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毫不相干的词联系在一起，把甲词别

解为与其谐音的乙词的意义。如:
餐具: 别解为“惨剧”。
茶具: 别解为“差距”。
围脖: 别解为“微博”。
河蟹: 别解为“和谐”。
烤鸭: 与“考雅”谐音，别解为“考雅思”。
驴: 与“旅”谐音，别解为“旅游”。
街坊: 与“街访”谐音，别解为“街头采访”。
床头柜: 与“床头跪”谐音，别解为“怕老婆”。
把人们熟悉的“餐具”别解为“惨剧”、“烤鸭”别解为“考雅”、“街坊”别解为“街访”等，只因为二者

读音相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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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别解造词与仿词不同。别解造词是创造了一个与语言中某个现有词形式完成相同的新词，换
句话说，别解造词的母体和子体一定得形式完全相同，否则就不是。如“餐具”是词汇系统中现成的词，
用其表示“惨剧”就属于语音别解造词; 但是“负翁、负婆、三清团”等就不能算是别解造词，因为这些词
在传统的汉语词汇系统中是没有的，它们是利用谐音关系仿拟“富翁、富婆、三青团”造出来的，二者在
形式上并不一样。

4．字形别解
所谓字形别解即把某个古代汉字拿出来，根据文字的外在形式进行语义的重新解读，从而别解出新

的意义，别解义和原义之间往往没有任何联系，不是字义引申的结果。如:
囧 jiǒng: 原指光明; 现根据外形重新解读，“囧”字像一张人脸，“八”是下垂的眉毛，“口”则是张开

的嘴，貌似失意状，表示郁闷、悲伤、无奈等。
槑 méi: 原为“梅”的异体字; 因其字形由两个“呆”字组成，现指很呆、呆极了。
烎 yín: 原指光明; 现形容斗志昂扬、热血沸腾，或直接会其意，表示“开火”。

三、别解造词的社会文化理据分析
别解作为一种修辞格早就出现了，但作为一种造词方式则是近年来才正式出现，最开始是出现在网

络语言中，后来慢慢也出现在了报刊杂志文章中，且造词很多、使用很频繁。为什么别解造词在近年来
能够大行其道呢?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其原因有四个方面:

1．别解造词具有客观的逻辑基础
其实别解造词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客观逻辑基础。所谓的重新解读不能理解成错

误的解读，而只是一种和传统习惯不一样的解读，或者说是另类的解读，其实这种解读在逻辑上是行得

通的。比如，把“背书”别解成“在票据背面签字”，在逻辑语义上是可行的，因为“背”除了“背诵”义外
确实有“背面”义，“书”除了有“书本”义外也确实有“书写”义，所以语义的别解突破的不是逻辑语义的
界限而是人们认知习惯的界限。

2．别解造词具有“陌生化”的美学效果
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 Art as Technique) 一文中指出: “艺术

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3］( P293) 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
看，所谓“陌生化”就是运用某些手段使本来非常熟悉的语言现象变得陌生，从而使读者在欣赏的过程
中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感官刺激，获得新的审美愉悦。别解造词恰恰就实现了陌生化的美学效果。比如，
“床头柜”，人们习惯的理解是“放在床头的柜子”，现在根据谐音关系别解为“在床头下跪”，能给人一
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获得幽默的谐趣美感，博得受众会心的一笑。正因为具有陌生化的美学效果，
所以别解造词法很容易被人接受并模仿。

3．别解造词依存于凸显个性的时代文化
别解造词方式的出现和时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是当代突显个性的流行文化的反映。陈建民

( 2001) 认为，“文化的创造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往往离不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4］( P171) 当
今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行为不再局限于传统方式，而是更多地

表现出某些与传统相悖的充满个性的方式，所以人们在表达某些思想时往往喜欢用一些与传统不同的

富于个性化的方式。别解造词即为这一时代文化在语言使用上的反映。如“囧、槑、烎”本来都有自身
固有的含义，但网民为凸显个性，偏偏不管其原始的语义，而是从字形上重新解读，从而获得新的含义。

4．网络媒介助推了别解造词的传播
网络的普及化是别解造词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基础。网络时代新词语传播的过程与之前有很大

的差别。在网络普及化之前，新词语的传播过程受制于文化权威人士或部门; 而网络时代新词语的传播
过程则表现出草根化特征。在网络普及之前，新词语主要靠纸质文本传播或口耳相传，其传播速度往往
比较慢，在其传播过程中，文化权威人士或部门往往会进行一定的操控，有新词语出现后，某些处于文化

顶层地位的文人学者就会对其进行理性分析，如果认为是科学合理的，就会让其进一步传播，否则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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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扼杀掉。而今天，因为网络这一新媒介的出现并普及，新词语的传播不需要获得某些权威人士或权威
部门的“许可证”，某人创造了一个新词语只要传到网上，草根网民觉得有意思，就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
大江南北而家喻户晓，即使有权威人士认为某些词不合适或者影响了语言的纯洁性而想阻止，但往往是

无能为力，只能望“网”兴叹。别解类新词语因为突破了人们的认知习惯，所以用传统眼光来看往往是
不规范的。比如: 把“打赌”别解为“打击赌博活动”、把“打铁”别解为“篮球打在篮圈上”，等等，用传统眼
光来看确实难以接受，在没有网络媒介的时候，即使有人偶尔这么用了，也会被批为错误，根本就不可能流

传开来，但是在网络时代，这种新的用法因为其新鲜而很容易被草根网民接受并推广，当千百万人都这么

使用的时候，也就积非成是或者说约定俗成了。所以说别解造词的传播必须借助网络介质的助推。

四、新词语的规范问题
别解造词最初主要来自网络，网民在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富有表现力的新词语的同时也存在盲目追

新求异和粗制滥造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加以引导和规范。对于别解造词规范，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
1．避免低俗化
别解类新词语的优点是新颖别致，但如果因为盲目求新求异而导致低俗化则是不可取的。比如: 天

才( 天生的蠢才) 、偶像( 呕吐的对象) 、神童( 神志不清、精神病儿童) 、天使( 天上的鸟屎) 、英雄( 英国的
狗熊) 、天生丽质( 天生没有利用价值) 、后起之秀( 爱睡懒觉，总是最晚起床的学生) 、善良( 善变而丧尽
天良) 、教授( 狂叫的野兽) ，等等，这些都是网上流行的别解类词语，都是把表示美好事物的词语别解出
让人情感上难以接受的含义，具有很明显的捉弄性、低俗化倾向，这些应该是规范的对象。于根元
( 2003) 也认为新词语规范中“过于粗俗的要从严”。［5］( P89 － 95) 也许网络上怎么用我们管不着，但在书籍、
报刊、杂志等正式的书面文本中一定要严禁使用，在社会舆论导向上一定要抵制，否则汉语的优雅文明
将荡然无存。

2．避免随意性
严谨认真的别解造词都具有一定的逻辑基础和审美特征，但有些别解类新词语带有很明显的随意

性，是网民不假思索、随性而为的结果。如: 贤惠( 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 、帅哥( 蟋蟀的哥哥) 、美女( 没
人要的女人) 、不错( 长成这样真的不是你的错) 、留学生( 留过级的学生) 、武大郎( 武汉大学的男生) 、
情圣( 情场剩下的) 、蛋白质( 笨蛋、白痴、神经质) 、洋芋蛋( 羊肉、鱼、鸡蛋) 、讨厌( 讨人喜欢百看不厌) ，
很明显这样的别解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任何逻辑联系，也无美感可言，最多也就搞笑一下。这些词
语因为太随意，有失严谨，在网络上使用尚可，在书面语言中应该尽量避免，有时为了取得幽默的效果而

偶尔出现也应该加引号标明。
很多别解类新词语也许与我们的语言习惯很不相符，但正如陈原先生( 1987) 所说:“也许某个词有

点费解，但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新词的出现是不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6］( 3 － 6) 而且，别解造词

具有一定的逻辑基础、审美基础、文化基础，所以，别解作为一种新的修辞造词方式我们应该接受，符合
语言规范的别解类新词语我们也应该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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